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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肉
多
次
漲
價
，
加
近
百
元
時
，
家
中
成

員
無
肉
不
歡
而
又
特
別
喜
愛
牛
肉
的
主
婦
已

感
頭
痛
，
轉
眼
加
到
百
多
元
一
斤
，
豈
不
叫

苦
連
天
？
如
果
一
家
四
口
，
全
都
愛
吃
牛

肉
，
每
人
四
㛷
，
一
頓
飯
的
㢫
錢
，
在
家
煮

食
已
經
消
費
可
觀
，
外
出
用
膳
就
更
不
用
說
，
看

來
中
產
標
準
就
不
止
喝
紅
酒
看
法
國
電
影
，
而
是

天
天
三
餐
吃
牛
扒
。

有
些
宗
教
信
徒
不
吃
豬
肉
，
牛
肉
漲
價
，
肯
定

對
他
們
影
響
最
大
，
真
的
擔
心
那
些
基
層
教
徒
如

何
過
日
子
；
同
時
為
回
教
徒
開
設
的
清
真
酒
家
和

牛
肉
麵
店
，
也
怕
生
意
難
以
支
持
。
而
且
牛
肉
店

子
總
不
能
轉
行
賣
馬
肉
，
有
些
國
家
︵
如
法
國
︶

馬
肉
可
以
公
開
出
售
，
法
國
人
也
常
吃
，
香
港
倒

未
見
過
馬
肉
攤
檔
，
而
且
也
沒
聽
過
有
人
嗜
馬

肉
，
前
些
時
肉
商
以
馬
肉
混
入
牛
肉
中
出
售
已
吃

過
官
司
；
香
港
馬
迷
多
，
習
慣
上
視
馬
如
財
神
一

樣
神
聖
，
反
而
對
辛
苦
耕
田
的
牛
沒
感
情
，
同
樣

四
隻
腳
背
脊
向
天
，
你
說
吃
得
多
弔
詭
！

牛
肉
貴
了
，
一
切
牛
肉
製
成
的
小
食
，
漲
了
價

也
很
難
令
人
吃
得
有
信
心
，
尤
其
是
牛
肉
乾
，
最
近
幾
年
本

來
很
多
已
失
水
準
，
大
招
牌
口
感
紙
皮
一
樣
的
都
吃
過
，
一

旦
成
本
高
漲
，
真
不
敢
相
信
還
有
什
麼
好
貨
色
．
遊
日
時
由

於
聽
人
說
過
日
本
牛
肉
好
吃
，
姑
且
不
惜
腰
間
錢
嚐
過
港
幣

一
千
塊
錢
掌
大
一
樣
的
松
㝴
牛
柳
，
滋
味
當
然
比
香
港
吃
到

的
好
一
點
，
可
是
再
好
，
還
是
有
被
﹁
千
﹂
的
感
覺
，
花
去

那
一
千
塊
錢
才
可
愛
得
多
；
老
居
日
本
的
表
親
說
他
留
日
十

年
，
只
吃
過
神
戶
牛
柳
，
兩
者
可
沒
比
較
過
，
人
家
牛
嚼
牡

丹
，
我
們
大
不
了
是
劉
姥
姥
嚼
牛
，
舌
頭
可
沒
有
米
芝
蓮
那

麼
尖
，
而
且
口
味
各
不
同
，
不
是
頂
級
牛
肉
老
饕
，
這
一
千

塊
錢
，
留
待
香
港
吃
一
頓
普
普
通
通
的
海
上
鮮
還
得
回
味
。

香
港
牛
肉
再
貴
都
比
不
上
日
本
，
日
本
以
牛
肉
招
徠
的
快

餐
店
，
一
向
只
做
中
下
層
顧
客
生
意
，
也
不
可
能
用
到
千
元

食
材
吧
，
他
們
巴
結
山
姆
大
叔
，
拍
了
美
國
的
牛
屁
，
近
年

大
量
美
國
凍
牛
進
口
了
。

百
家
廊

朵
　
拉

無牛不歡乎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公
司
的
綜
藝
資
訊
組
製
作
了
一
個
名
為

﹁
挑
戰
﹂
的
節
目
，
節
目
中
攝
製
隊
先
後
到
過

美
國
追
蹤
龍
捲
風
、
勇
闖
瓦
努
瓦
圖
的
活
火

山
、
穿
越
全
球
最
大
洞
穴
，
踏
足
人
類
從
沒

到
過
的
地
底
領
域
。
其
實
在
我
們
戲
劇
組
這

邊
，
也
同
樣
面
對
㠥
有
如
龍
捲
風
、
活
火
山
一
樣

的
巨
大
挑
戰
。

早
前
提
過
公
司
為
幾
套
已
拍
攝
完
成
的
劇
集
，

舉
行
了
二
十
多
場
的
試
映
及
座
談
會
，
既
讓
觀
眾

先
睹
為
快
，
欣
賞
我
們
的
製
成
品
，
同
時
也
讓
他

們
發
表
對
劇
集
的
意
見
。
執
筆
時
，
試
映
及
座
談

會
雖
然
尚
未
完
結
，
但
已
為
劇
組
帶
來
無
限
的
衝

激
及
震
撼
。

經
過
這
次
座
談
會
，
我
們
發
現
觀
眾
大
概
可
分

為
兩
大
類
：
第
一
類
，
他
們
是
電
視
的
忠
實
擁

躉
，
每
天
回
家
例
必
會
馬
上
扭
開
電
視
，
可
是
他

們
對
電
視
節
目
卻
沒
甚
要
求
，
只
求
電
視
畫
面
有

些
光
影
在
閃
動
。
他
們
已
習
慣
了
幾
十
年
來
的
港

劇
模
式
，
要
是
脫
離
了
這
種
模
式
，
反
而
會
不
習
慣
。
過
往

觀
眾
投
訴
劇
集
類
型
太
少
，
所
以
我
們
製
作
了
︽
驚
異
世
紀
︾

這
部
恐
怖
驚
慄
劇
，
以
為
可
以
提
供
多
一
種
類
型
給
觀
眾
選

擇
，
可
是
卻
有
觀
眾
表
示
要
看
驚
慄
特
技
片
會
寧
願
選
擇
到

戲
院
，
而
且
並
不
要
求
電
視
要
有
電
影
質
素
。
又
鑑
於
過
往

經
常
遭
觀
眾
投
訴
，
電
視
劇
情
節
拖
拉
，
即
使
少
看
幾
集
，

也
能
估
到
劇
情
，
所
以
我
們
刻
意
讓
劇
情
發
展
得
明
快
一

點
，
卻
又
有
觀
眾
嫌
節
奏
太
快
，
甚
至
有
觀
眾
明
言
，
不
喜

歡
一
開
出
就
馬
上
講
對
白
，
情
願
演
員
多
幾
個
走
位
，
然
後

才
開
始
講
對
白
，
因
為
他
們
經
已
習
慣
了
。

另
一
類
觀
眾
，
港
劇
已
不
會
多
看
，
他
們
大
多
會
在
網
上

追
看
英
美
劇
及
日
韓
台
劇
。
這
班
觀
眾
要
求
非
常
高
，
既
要

求
有
高
質
素
畫
面
，
清
晰
的
音
響
，
拍
出
來
要
有
電
影
感
，

不
能
跟
現
時
的
港
劇
相
似
，
他
們
要
求
人
物
角
色
要
鮮
明
立

體
，
每
一
集
都
要
有
鋪
排
及
高
潮
位
，
演
員
配
搭
也
要
新

鮮
，
甚
至
連
劇
中
一
件
小
道
具
，
都
會
有
要
求
。
最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之
前
一
類
觀
眾
嫌
太
快
的
劇
情
，
他
們
竟
然
會
嫌
節

奏
太
慢
。

面
對
㠥
這
兩
類
要
求
截
然
不
同
的
觀
眾
，
公
司
上
下
所
有

同
事
都
大
叫
投
降
，
一
時
間
都
感
到
無
所
適
從
。
最
後
我
們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
我
們
絕
對
無
法
討
好
第
一
類
觀
眾
。
我
們

不
是
輸
在
劇
集
質
素
，
而
是
輸
給
那
四
十
多
年
的
看
電
視
習

慣
，
因
為
他
們
都
是
飲T

V
B

的
奶
水
長
大
的
。
而
第
二
類
觀

眾
，
他
們
雖
然
沒
有
慣
性
收
視
，
但
要
贏
取
他
們
眼
球
的
注

意
力
也
不
容
易
，
因
為
他
們
看
慣
了
外
國
劇
集
，
看
劇
集
都

會
以
美
日
劇
為
標
準
，
這
絕
對
有
別
於
我
們
過
往
的
創
作
模

式
。自

問
我
們
這
一
群
過
檔
到
新
公
司
的
，
大
多
屬
於
精
英
分

子
，
個
個
都
有
一
身
的
戰
績
，
創
作
過
不
少
受
歡
迎
的
劇

集
，
具
有
十
年
、
二
十
年
，
甚
至
接
近
三
十
年
的
創
作
資

歷
，
經
驗
極
其
豐
富
，
但
今
天
卻
遭
到
觀
眾
無
情
的
狠
批
，

變
相
否
定
了
我
們
過
往
的
成
績
，
這
份
打
擊
實
在
無
比
震

撼
。
要
戰
勝
這
些
批
評
，
方
法
就
是
放
下
自
己
，
放
下
我
們

過
去
曾
經
擁
有
的
一
切
戰
績
和
經
驗
，
由
構
思
故
事
、
講
故

事
的
方
法
、
分
場
技
巧
，
以
至
如
何
運
用
對
白
，
全
都
要
重

新
學
習
。

這
絕
對
不
是
一
門
容
易
的
功
課
，
人
到
中
年
，
大
家
都
有

點
小
成
，
忽
然
全
都
要
變
回
幼
稚
園
生
，
尊
嚴
、
自
我
價
值

統
統
都
要
放
下
。
但
要
是
過
不
了
這
一
關
，
我
們
肯
定
無
法

爭
勝
。
跨
得
過
這
一
步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更
上
一
層
樓
，
甚

至
把
整
體
港
劇
質
素
推
高
，
這
對
於
我
們
來
說
，
絕
對
是
一

項
超
高
難
度
的
挑
戰
。

挑 戰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赴
三
亞
休
假
當
日
，
早
上
接
廣

州
李
夫
人
來
電
，
老
同
學
李
瑞
驥

已
在
日
前
辭
世
，
終
年
九
十
歲
。

李
瑞
驥
是
我
在
中
山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的
老
同
學
。
我
們
都
是
一

九
四
三
年
在
粵
北
坪
石
鎮
入
學
。
抗
戰

時
期
，
中
大
內
遷
，
中
山
大
學
各
學
院

分
設
在
粵
北
與
湖
南
交
界
的
山
區
，
極

為
分
散
，
主
要
為
避
免
敵
機
轟
炸
。
生

活
條
件
也
十
分
艱
苦
。
光
是
一
個
工
學

院
，
已
分
設
在
山
區
三
星
坪
和
新
村
兩

地
，
隔
㠥
一
條
大
河
。
化
學
工
程
系
和

土
木
工
程
系
、
建
築
工
程
系
設
在
新

村
，
電
機
工
程
和
機
械
工
程
則
在
三
星

坪
。
因
交
通
跋
涉
，
同
一
學
院
的
學
生

分
為
兩
處
，
只
有
同
一
地
點
三
系
的
同

學
關
係
較
為
密
切
。

化
工
系
的
同
學
頗
為
團
結
，
同
級
更
為
親
切
，
所

以
我
與
李
兄
的
交
誼
頗
為
深
厚
。

李
兄
聰
穎
過
人
，
學
習
成
績
優
秀
。
也
許
還
是
家

學
淵
源
。
記
得
他
的
父
親
似
乎
是
當
年
嶺
南
大
學
的

行
政
人
員
。
他
家
原
住
廣
州
西
關
，
戰
前
廣
州
西

關
，
所
住
都
是
較
有
錢
的
家
庭
，
所
以
有
﹁
西
關
大

少
﹂
之
譽
。

當
年
大
學
生
受
各
種
思
潮
影
響
，
左
派
學
生
反
對

國
民
黨
，
崇
拜
蘇
聯
。
李
兄
雖
不
是
傾
向
國
民
黨
，

他
是
自
由
派
，
但
對
左
派
學
生
言
必
蘇
聯
，
頗
為
反

感
。
常
常
拿
㠥
一
些
日
常
用
品
，
諷
刺
地
問
：
這
是

不
是
蘇
聯
產
的
？
但
他
不
是
右
派
，
對
我
這
位
思
想

左
傾
的
同
學
，
並
不
排
斥
，
我
們
仍
是
好
朋
友
。

畢
業
以
後
，
同
學
各
分
東
西
，
李
兄
留
在
廣
州
，

直
至
解
放
，
他
曾
擔
任
廣
州
醫
學
院
的
化
學
教
授
。

解
放
以
後
，
各
忙
各
的
，
來
往
較
少
。
但
化
工
系

的
凝
聚
力
極
強
，
至
今
每
年
一
次
的
老
化
工
系
校
友

聚
會
，
到
者
仍
有
數
十
人
。
絕
大
部
分
都
已
屆
耄
耋

之
年
，
每
人
必
有
陪
同
。
我
也
爭
取
每
年
必
定
赴

會
，
但
見
不
少
老
校
友
陸
續
仙
去
，
不
禁
感
慨
繫

之
。前

年
的
同
班
同
學
黎
蘭
馨
，
在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病

逝
，
我
曾
為
文
悼
念
，
今
天
又
輪
到
寫
李
瑞
驥
的
悼

念
文
字
。
現
在
可
以
在
廣
州
的
年
會
中
相
聚
的
，
以

一
九
四
三
年
入
學
於
坪
石
的
，
可
能
只
剩
下
我
與
胡

淑
㠐
兩
人
了
。
想
當
年
，
﹁
恰
同
學
少
年
，
風
華
正

茂
﹂，
憶
往
昔
，
難
免
有
點
傷
感
。

悼李瑞驥兄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遊
韶
關
，
重
點
當
然
是
丹
霞
山
。

丹
霞
山
又
稱
中
國
紅
石
公
園
，
位
於
韶
關

市
境
內
，
面
積
二
百
九
十
平
方
千
米
，
是

廣
東
省
面
積
最
大
、
景
色
最
美
的
風
景

區
。
一
九
八
八
年
，
被
評
為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丹

霞
山
的
丹
霞
地
貌
由
六
百
八
十
多
座
頂

平
、
身
陡
、
麓
緩
的
紅
色
砂
礫
岩
石
構
成
，
以

赤
壁
丹
崖
為
特
色
。
據
地
質
學
家
研
究
說
明
：

在
世
界
已
發
現
一
千
二
百
多
處
丹
霞
地
貌
中
，

丹
霞
山
是
發
育
最
典
型
、
類
型
最
齊
全
、
造
型

最
豐
富
、
景
色
最
優
美
的
丹
霞
地
貌
集
中
分
布

區
。
在
距
今
一
點
四
億
年
至
七
千
萬
年
間
，
丹

霞
山
區
是
一
個
大
型
內
陸
盆
地
，
受
喜
馬
拉
雅

造
山
運
動
影
響
，
四
周
山
地
強
烈
隆
起
，
盆
地

內
接
受
大
量
碎
屑
沉
積
，
形
成
了
巨
厚
的
紅
色

地
層
；
距
今
六
百
萬
年
以
來
，
盆
地
又
發
生
多

次
間
歇
上
升
，
平
均
大
約
每
萬
年
上
升
一
米
，

同
時
流
水
下
切
侵
蝕
，
丹
霞
紅
層
被
切
割
成
一

片
紅
色
山
群
，
也
就
是
現
在
的
丹
霞
山
區
。

丹
霞
山
其
實
並
不
太
高
，
主
峰
海
拔
四
百
零

九
米
，
風
景
區
劃
分
為
上
、
中
、
下
三
層
以
及
錦
江
風
景

區
、
翔
龍
湖
和
有
被
譽
為
天
下
第
一
奇
景
的
陽
元
山
，
上

層
是
三
峰
聳
峙
；
中
層
以
別
傳
寺
為
主
體
；
下
層
以
錦
石

岩
為
中
心
。

我
們
首
先
乘
索
道
登
上
了
寶
珠
峰
觀
景
台
，
寬
廣
的
觀

景
台
上
，
視
野
遼
闊
，
丹
霞
山
磅
礡
和
深
邃
的
氣
息
撲
面

而
來
，
那
極
有
層
次
的
丹
霞
地
貌
，
一
層
層
地
延
續
到
天

邊
，
令
人
心
曠
神
怡
。
近
處
的
僧
帽
峰
、
望
郎
歸
、
蠟
燭

峰
，
遠
處
的
茶
壺
峰
、
觀
音
送
子⋯

⋯

。
三
十
六
峰
，
可

謂
峰
峰
皆
奇
。

觀
景
台
後
面
有
一
座
﹁
韶
音
亭
﹂，
上
刻
對
聯
一
副
，

﹁
乘
纜
登
亭
臨
風
縱
目
覺
三
十
六
峰
聲
聲
在
耳
、
憑
欄
思
古

沿
宋
而
清
循
百
零
八
寨
耿
耿
於
懷
﹂，
好
一
副
對
聯
，
寫
盡

了
丹
霞
山
的
千
古
春
秋
。

億年丹霞地貌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歷
史
上
有
很
多
人
很
有

急
智
，
急
智
之
中
又
帶
有

幽
默
，
非
常
難
得
。

東
方
朔
向
漢
武
帝
自
薦

時
，
用
了
三
千
塊
竹
簡
，

讓
漢
武
帝
看
了
足
足
兩
個
月
，

任
命
他
為
郎
官
的
故
事
，
在

︽
史
記
．
滑
稽
列
傳
︾
裡
有
記

載
。
有
個
東
方
朔
急
智
的
故

事
，
是
記
錄
在
明
朝
曹
臣
編
撰

的
︽
舌
華
錄
︾
中
。

記
錄
說
有
一
天
漢
武
帝
和
東

方
朔
遊
上
林
苑
，
漢
武
帝
看
見

一
棵
不
知
名
的
樹
，
便
問
是
什

麼
樹
，
東
方
朔
說
樹
名
叫
善

哉
。
漢
武
帝
記
住
了
。
過
了
幾

年
，
再
遊
上
林
苑
時
，
漢
武
帝

又
問
東
方
朔
同
一
棵
樹
的
名

字
。
東
方
朔
說
名
叫
翟
所
。
漢
武
帝
說
被

他
騙
了
幾
年
了
，
因
為
幾
年
前
他
說
的
不

是
這
個
名
字
。
東
方
朔
即
時
回
說
，
大
的

叫
馬
，
小
的
叫
駒
；
長
成
了
的
叫
雞
，
年

幼
時
叫
雛
；
大
的
叫
牛
，
小
的
叫
犢
；
人

初
生
時
叫
小
兒
，
年
長
了
叫
老
人
。
這
棵

樹
從
前
叫
的
名
字
當
然
和
現
在
不
同
了
。

老
與
少
，
死
與
生
，
萬
物
的
敗
與
成
，
豈

有
一
定
？

好
有
急
智
的
傢
伙
。
如
果
他
回
答
說
記

錯
了
，
不
知
皇
帝
會
不
會
殺
他
的
頭
？

另
一
個
急
智
拍
馬
屁
的
事
，
是
南
北
朝

時
代
的
齊
高
祖
出
謎
語
讓
大
臣
猜
，
出
了

謎
面
是
﹁
卒
律
葛
答
﹂，
謎
底
是
煎
餅
。
因

為
當
時
流
行
的
是
麵
食
，
而
煎
餅
時
發
出

的
聲
音
就
是
﹁
卒
律
葛
答
﹂。
齊
高
祖
叫
臣

子
也
出
謎
，
自
己
猜
猜
。
有
個
叫
石
動
筩

的
，
便
說
﹁
卒
律
葛
答
﹂。
齊
高
祖
猜
不

出
，
便
問
謎
底
是
什
麼
？
石
動
筩
說
是
煎

餅
。
齊
高
祖
便
說
這
是
他
出
過
的
謎
，
為

何
再
出
？
石
動
筩
說
，
趁
㠥
皇
上
的
煎
餅

的
鍋
子
還
熱
，
再
煎
一
個
。

馬
屁
拍
㠥
了
，
皇
上
當
然
高
興
大
笑

了
。 急 智

興　國

隨想
國

有
關
第
一
夫
人
的
時
尚
作
用
，
我
已
寫

過
很
多
次
，
從
最
典
型
的
甘
迺
迪
夫
人
積

琪
蓮
到
最
著
名
的
英
國
已
故
王
妃
戴
安

娜
，
從
最
賣
力
的
奧
巴
馬
夫
人
米
歇
爾
到

最
造
作
的
薩
爾
科
齊
夫
人
布
魯
尼
，
甚
至

遠
至
南
美
洲
阿
根
廷
已
故
貝
隆
夫
人
艾
薇
塔
和

久
至
四
十
年
代
的
蔣
介
石
夫
人
宋
美
齡
、
垂
垂

老
去
的
里
根
夫
人
南
茜
，
以
至
近
年
已
成
炒
作

對
象
的
英
國
王
妃
凱
特
和
首
相
卡
梅
倫
夫
人
薩

蔓
莎
，
等
等
。

無
論
是
主
觀
願
望
，
還
是
客
觀
現
實
，
這
些

第
一
夫
人
們
的
衣
㠥
和
言
談
都
在
一
個
時
期
產

生
推
動
潮
流
、
引
領
時
尚
的
效
果
，
不
但
給
當

時
的
社
會
注
入
生
氣
，
也
促
進
本
國
時
尚
產
業

的
發
展
，
更
起
柔
情
外
交
作
用
。

但
今
天
，
我
仍
然
忍
不
住
要
再
寫
這
個
題

目
，
因
為
連
日
來
從
媒
體
上
看
首
次
以
第
一
夫

人
身
份
在
國
際
舞
台
亮
相
的
彭
麗
媛
，
其
裝
扮

形
象
和
舉
止
表
現
都
遠
較
我
的
期
望
高
：
她
完

全
可
以
把
﹁
勁
敵
﹂
米
歇
爾
比
下
去
，
就
像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美
蘇
第
一
夫
人
南
茜
和
蕾
莎
的

時
尚
競
艷
。

因
為
從
第
一
天
下
飛
機
時
的
深
藍
呢
大
衣
配
淺
藍
絲

巾
、
黑
手
袋
，
到
跟
普
京
握
手
時
的
黑
色
套
裝
、
訪
非
首

日
的
白
色
套
裙
裝
，
以
及
跟
坦
桑
尼
亞
總
統
伉
儷
合
照
的

啡
色
套
裝
等
，
彭
麗
媛
的
衣
㠥
形
象
，
從
款
式
、
配
色
、

配
飾
到
配
場
合
都
恰
到
好
處
，
不
但
穿
出
第
一
夫
人
的
雍

容
，
也
表
現
出
東
方
女
性
的
婉
約
。

媒
體
披
露
，
此
次
第
一
夫
人
的
裝
㠥
行
頭
是
以
廣
州
為

基
地
的
內
地
品
牌
﹁
無
用
﹂
出
品
，
這
個
以
中
文
拼
音W

u
Y
ong

為
英
文
商
標
的
品
牌
是
馬
可
的
作
品
。

已
過
不
惑
之
年
的
馬
可
不
但
是
內
地
十
佳
設
計
師
之

一
，
在
國
際
上
也
有
名
氣
，
早
在
零
二
年
已
獲
邀
參
加
巴

黎
時
裝
周
，
更
是
第
一
位
內
地
設
計
師
在
著
名
的
倫
敦

V
&
A

維
多
利
亞
和
阿
爾
伯
特
博
物
館
舉
行
時
裝
秀
。
記
得

在
十
年
前
，
經
常
來
採
訪
香
港
時
裝
節
的
廣
州
︽
瀟
灑
︾

雜
誌
藝
術
總
監
羅
慶
平
就
多
次
向
我
推
薦
過
馬
可
的
作

品
。馬

可
的
設
計
重
自
然
，
兼
具
中
國
味
和
泥
土
味
，
她
強

調
設
計
師
的
生
態
責
任
和
道
德
感
，
設
計
要
有
態
度
，
具

文
化
傳
承
作
用
。
借
助
第
一
夫
人
的
知
名
度
，
可
以
令
更

多
人
認
識
並
認
可
國
產
時
尚
品
牌
，
不
但
有
助
改
善
中
國

人
形
象
，
也
可
促
成
品
牌
文
化
進
一
步
完
善
。

彭麗媛的時尚作用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去年到福州開會時，因利乘便，特地從廈門到
惠安縣的崇武古城，為了想看看惠安女。曾有中
國人與我談到惠安女的時候，由於她們十分獨特
的服飾打扮與福建其他地方不同，居然被他看成
是少數民族。
聽說今日崇武古城的惠安女依舊保持多年來的

民俗打扮。頭上戴頂尖尖的斗笠，並照樣束起花
布頭套，且在花布上別滿很多顏色鮮艷的花飾。
單是如此妝扮就已經非常引人注目。再加上惠安
女習慣穿㠥的上衣，比一般人的衣服短了半截，
寬袖的短衫甚至還露出一小節肚皮，正如我們在
大馬，時常看見印度女郎在街上行走時，穿㠥的
短上衣一樣。至於褲的長度，亦是半短，通常長
至小腿肚，褲腳寬闊。她們還喜歡在褲腰間，圍
上幾條不同顏色的腰帶。這樣與眾不同的服飾打
扮確是獨具一格，難怪吸引全中國各地許多藝術
創作者包括畫家、攝影家等，深感興趣，競相湧
到惠安崇武古城采風寫生素描取景。
我卻不是懷㠥好奇心去的，刻意走一趟崇武，

不僅是為了屹立六百多年的古城牆或形狀美麗的
半月沙灘，而是聽說刻苦耐勞的惠安女，她們的
美不僅於外形的妝扮，以溫婉賢淑被人讚賞的惠
安女，更為突出的是她們的性格堪比當地的石頭
還要剛強堅硬。
早年在這個以石頭名聞天下的惠安，土地貧

脊，不肥沃的泥土只能種出俗稱地瓜的番薯。番
薯於是成為惠安人的每日糧食。為了追求更美好
的生活，充滿凌雲壯志和崇高理想的惠安男人紛
紛到外地去賺錢。家鄉留下的大部分是女人。地
貧家窮，惠安女人不單需要勤儉持家，她們同時
也得為維持生活而費心勞力。
番薯鄉又名石頭鄉，生長在石頭鄉的惠安女

人，把石頭變成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她們平時
的經濟來源也出自石頭。因為男人不在家鄉，揚
名天下的石雕石刻，亦是惠安女人的業務。除此
之外，她們還得親自上山採石。令人驚異的是，

開採石頭如此辛苦的工作，居然尚未機械化。惠
安女以一雙手，從採石到抬石，再到雕石。也即
是說，無論粗重細緻，完全沒有男人的相援協
助，全是惠安女必須單獨承擔的責任。看見雕石
廠外邊疊高堆砌起來的大石頭，實在無法想像那
一塊塊粗重的石頭，每塊皆有數百斤，卻是惠安
女人們，一塊一塊想法子從山裡抬出城來的。
默默在承受工作壓力的女人，得到讚嘆的同時

卻又必須面對許多更沉重的不公平待遇。前幾年
我到廈門大學進修短期課程，過後帶㠥尋根的念
頭，搭車到惠安。抵達的時間正值黃昏，當我走
在惠安鄉下的小路上，遇到數個年紀小小的惠安
女，我以華語提問：「你們今年念幾年級？」她
們完全不明白我說什麼。我詫異。伴我同行的惠
安親戚說：「她們不懂普通話。」
為什麼？
因為沒有機會念書。
為什麼？
因為她們是女的。
竟是這樣理直氣壯的回答。在這個時代，仍舊

存有男尊女卑的心態。在惠安，這是現實。因為
生活太窮困，唯有男兒才有入學機會。
夕陽的溫柔光芒灑在惠安的土地上，金黃色的

光線在空氣裡隱約閃爍，像黃金的美麗幻影。年
幼純樸的惠安女，對未知的將來似乎絲毫不放心
上，她們在璀璨金色的陽光下，羞澀地對我瞧
望，天真稚氣的臉上，漾起親切的微笑。
在猝不及防間聽到這種答案，我愴然的心緊縮

成一團，裡邊收藏㠥深沉的悲哀，只覺得非常迷
惘無助。我到廈門大學進修，選擇的課題是《女
權主義與中國婦女文學》，一個自命為女性主義的
文學創作者，只懂得埋頭在文章裡嘲弄男性，同
情女性，除了刻劃女性在男性當權的社會上的種
種不公平現象，女性的掙扎和努力也一而再地顯
現在筆下，然而，當真正的面對眼前一批正在被
不公平對待的小女孩時，竟是束手無策，手足無

措。應該要怎麼去幫她們的忙？理想無邊，能力
有限，能夠為她們做一些什麼嗎？失去教育的機
會，她們是否更加無法避開傳統命運的播弄？
單純無知的女孩們，膽怯地不敢抬頭再看陌生

的海外來者，她們手拉手，走在不平坦的碎石子
路上，朝㠥正好和我相反的方向往前行去。
已經80歲的惠安伯伯和我說起他的婚姻。
兩個老父，既是鄉親，又是工作伙伴，年齡相

近，談話投機，成了好朋友。一年，兩個人的太
太都懷孕了，於是，老父高興地做了決定：「如
果都生男的，結為弟兄，要是女的，便成姐妹，
若是一男一女，長大以後就讓他們圓了婚吧。」
像這種發生在80年前的故事，應似出土文物般

的過時，意料不到，惠安鄉下，仍有同樣指腹為
婚的傳統在發揚。令人驚訝和屏息的婚姻習俗不
僅於此，指腹為婚之外，在婚後，女子必須回娘
家居住，一直到懷孕後，才能夠搬到夫家。這對
女子根本是一種屈辱和輕忽，實在無法理解究竟
是何原因？又為什麼需要如此？
回答是：「傳統。」
傳統是什麼？
傳統是不可顛覆，傳統是非遵循不可的規則，

傳統是聽話的循規蹈矩，傳統是沿襲前人所作所
為，傳統是不論對與錯的繼續堅持，而傳統的堅
持是男人是天，女人是地。
曲折的滄桑歲月逐漸行過，因襲的不公

平顯然並未改變或消失。
種種的不平桎梏繼續在羈絆㠥惠安女，

擺脫不了傳統勢力的束縛，缺乏自由與歡
悅的惠安女逆來順受，只能成群結隊走進
海裡，把大海當成最後的歸宿，從此不再
回來。這樣陳舊的橋段一而再地發生，重
複不變的情節像電影，電影拍過以後，觀
眾唏噓感慨，然而，真實的人生，毫無改
善的顛沛與艱難迫使世世代代的惠安女子
的腳步照舊行向大海。浪花不斷在翻騰飛
舞，滔滔落下來的時候，仔細地瞧，那是
悲苦的惠安女子在向世人控訴和抗議的辛
酸眼淚。
也許還有些人沒聽過，惠安有個名聞全

中國的水庫。它的著名和神奇是因為那是

匯集了一萬四千多個惠安女的血汗打造出來的。
今日的惠安鄉民，再也無需餐餐番薯和鹹菜，而
惠安能有今天的繁榮、富裕和進步，任勞任怨的
惠安女功不可沒。
世襲的艱辛苦難從來沒有放過惠安女。但是，

在斗笠花布的掩蓋下，有更多勤勞堅韌的惠安女
子依然在熾熱的陽光下竭力面對挑戰。我在崇
武，看見市場上賣牡蠣的惠安女，看見在沙灘上
汗流浹背地工作的惠安女，看見挺起背挑擔經過
大街的惠安女，看見背㠥孩子在埋頭雕刻的惠安
女，她們看見我，毫不逃避也不畏懼地直視㠥眼
前這個神色好奇的來自海外的陌生人。
她們一定不知道，這個海外來人，也是一個惠

安女。只不過，她是一個在面對背負㠥沉重傳統
包袱然而依舊堅毅剛韌的真正惠安女時，感覺慚
愧汗顏的移植於海外的惠安女。
坐在自崇武回廈門的車上，一路經過的城鎮，

偶爾也會看見街邊服裝獨特的惠安女。一心到崇
武來采風的藝術家，不要只看見惠安女亮麗花俏
的外表，忽略了她們勤勞樸素的秉性和刻苦耐勞
的品質。在這個新的世紀裡，我充滿希望和信心
在祈願：「就連質地堅硬的石頭也都可以被雕成
鏤空的工藝品，有一天，保守傳統的落伍思想一
定同樣可以被鏤空。」

鏤空的石頭

■扛石頭的惠安

女。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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